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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30 日下午，作家、纪
录片导演祝勇带着他的新书《故宫六
百年》回到家乡沈阳，做客歌德书店，
与现场读者一起探讨600岁故宫的魅
力，并与大家分享这本新书的创作经
历及感受。

进午门是明初
出神武门已是清末

2020年适逢紫禁城建成600周年，
又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作为明
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既是中国古代城
市建设和宫殿营造思想的集中体现，也
是明清历史上许多重大宫廷事件的源
发地。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故宫博物院
不同于一般的博物馆，不仅精心保管着
明清时代遗留的皇家宫殿和旧藏珍宝，
而且对古建筑、院藏文物、宫廷历史文
化遗存、明清档案和清宫典籍等，都有
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自1420年建成算起，故宫已经走
过了整整600年的风霜雪雨。面对故
宫，千言万语都会化成难以言喻的感
悟；置身其中，个人曾经密密匝匝的
岁月转瞬就没了踪迹。祝勇此番推
出的《故宫六百年》，以紫禁城建筑的
空间次序为横坐标，以紫禁城历史的
时间次序为纵坐标，立体、全景式地
反映紫禁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通过
对其六百年历史的回顾，揭示了定都
北京的历史意义，展现了中华文明在
各个方面的巨大成就。

近年来，祝勇持续书写着故宫的
典故与传奇，或借物咏怀，或凭卷追
思，从独特角度展示了一个丰富深邃
的古典中国。本书可以视为他此类
作品的集大成者，系统地讲述故宫，
小处生动、大处磅礴，充满了对历史
的温情与敬意。作为一名故宫文化
的研究者，祝勇以文字建构起一座政
治意义上的紫禁城，也展示了一座集
宫殿建筑、园林、字画、藏书和工艺品
精华于一体的文化意义上的紫禁城。

祝勇介绍，在《故宫六百年》中，他
从午门开始写，最后写到神武门。“游
客到故宫旅游都是从午门进入，走三
大殿，然后往两边走各个地方，最后由
神武门出去。所以我的写作路径也是
按照从午门进，最后从神武门出，这样
一个线路来一篇一篇写。”“同时，通过
空间的移动，把600年的历史串出来，
从午门进去的时候是明朝初年，最后
从神武门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清朝最后
一个皇帝，正好把时间的顺序纳入到
空间的顺序当中。”从午门到神武门，
推开沉重的宫门，跨过朝代的门槛。
跟随书中的文字，读者仿佛走过了六
个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岁月。

“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
书写紫禁城

祝勇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
播研究所所长。虽身为“故宫人”，但
在他眼中，书写故宫是一件极其困难
的事情，因为这座建筑过于宏大。祝
勇坦言：“紫禁城的宏大，不仅使营造
变得不可思议，连表达都是困难的。
这让我的心底生起来的那股言说冲
动，每次都铩羽而归。它太大了，它的
故事，一千零一夜也讲不完……我的
讲述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在紫禁
城面前，话语是那么无力。”

故宫对于祝勇而言，不仅是一座
建筑，还是一个生命体；不仅是一个
空间，还代表着时间。他回忆起拍摄

《上新了·故宫》第一季时经历的一件
事：“我和演员以及剧组其他成员在
早上六点到达太和殿，若‘穿越’回几
百年前，这正是大朝会的时间，但此
时的太和殿前，不见排列成行的品级
山（供官员们在广场列队的标志物），
也不见在铜龟、铜鹤腹中升起的袅袅
线香，只有摄像机、轨道和摇臂在无声
地运动，还有我们几人的谈话声，在空

阔的广场上回荡。七点半，太和殿广
场上的几扇大门打开，先是各宫殿的
值班员排队进入，紧接着是上班的故
宫员工纷纷骑自行车从广场前经过，
有的还在太和殿台基下停下来，看看
拍摄的现场。故宫博物院新的一天，
就是这样开始的。紫禁城有自己的

‘生物钟’，它的声与色，每一分钟都在
发生着变化，让我这个‘老员工’也感
到兴奋和惊奇。这些具体的、细小的
变化，带动这座城，处于永不止息的生
命律动中。这是紫禁城这件‘古物’与
其他古物最根本的不同。”

所以，紫禁城不仅是空间之城，
也是时间之城。“讲建筑，讲空间，最
终还是要讲历史、讲时间。写‘硬件’

（建筑），目的也是为了写‘软件’（历
史和文化）。没有了空间，所有的时
间（历史）都没有了附着物，都会坍塌
下来；而没有了时间，所有的空间都
会变成空洞。”

可见，祝勇对历史与文化有着深
刻的认同与深厚的情感。作家冯骥
才曾说：“祝勇已经着魔一般陷入了
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
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做历史的残余，
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
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
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
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
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全
都深在其中。特别是当农耕社会不
可抗拒地走向消亡时，祝勇反而来得
更加急切和深切。他像面对着垂垂
老矣、日渐衰弱的老母，感受着一种
生命的相牵。我明白，这一切都来自
一种文化的情怀！”

这决定了祝勇独特的写作方式。
他不想写得过于沉重，他最终选择了

“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来书写故宫：
“在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
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
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
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一个时间的
片段（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段），让
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
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
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
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
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
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

为故宫圈来
大批年轻粉丝

值得一提的是，《故宫六百年》中
用了一百多幅图片，主要是摄影家李
少白的作品。祝勇表示，这些图片都
是故宫的一些角落，非常精美。李少
白几十年如一日地拍摄故宫，他拍摄
的故宫图片至少有十万张，他的照片
里不仅有美景，还有时间的纵深，因为
故宫从 2002 年开始不断进行修缮，
有的当时还没有开放，比如慈宁宫，李
少白拍了很多修缮之前的照片，还有
一些是未开放时的照片，这在今天看
来不仅仅是图片，已经成为历史资料。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祝勇一直
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推广、传播故宫文
化。2018年11月，由他担任总编剧的
文化节目《上新了·故宫》第一季，以
寻常百姓的“未知视角”切入，带人们
走进了一段探秘紫禁的奇妙之旅。
节目播出后，不仅收获了电视、网络
收视双第一的佳绩，更为故宫圈来了
一大批年轻粉丝。

“我始终认为，不是年轻人不喜欢
传统文化，而是要看我们会不会讲故
事。”祝勇说，今天，无论男女老少，还
都在使用筷子，吃着饺子，千里万里也
要回家团圆过春节，这些就是我们的
传统文化，它一直都在人们的血液里，
包括年轻人。只不过需要我们以更
合适的方式去唤醒和激活，而这种方
式并不一定要板起面孔，摆出教书先
生的架势。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

携新作《故宫六百年》回沈签售

祝勇：书写故宫很难 它的故事讲不完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博士，
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
所所长。

十卷本《祝勇故宫系列》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主要有《在故

宫寻找苏东坡》《故宫的隐秘角落》
《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六百年》
等。获郭沫若散文奖、朱自清散文
奖、十月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
赛总冠军等。

担任纪录片《苏东坡》、大型文化
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总编剧，纪
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评

“新中国七十周年纪录片百部推荐典
藏作品”。

签售会结束后，祝勇接受了本报
记者专访。

辽沈晚报：之前您写故宫的著作
也很多，像《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
的古物之美》等等。这本《故宫六百
年》和之前的著作相比，主要区别在
哪？

祝勇：关于故宫的这些书，比较
早的是《故宫的隐秘角落》，这本书主
要是写建筑，通过建筑来钩沉背后的
历史和人物，不是面面俱到，而是选
择了一些有内容的宫殿来写。

之后写了《故宫的古物之美》，具
体讲故宫里收藏的文物，主要是两个
部分，一是讲它的建筑，就是宫殿本
身，还有一部分，故宫同时是个博物
院，里面收藏着 186 万件文物，文物
又分器物和绘画等。现在正在写的
是故宫收藏的一些书法作品。相较
于以前的作品而言，《故宫六百年》这
本书是从综合角度来写故宫的历史
和文化。

辽沈晚报：大家都知道您是纪录
片导演又是作家，您觉得在这两种身
份，或者说两种语言的转换上有什么
问题吗？您更喜欢哪一种？

祝勇：这两方面有共同之处，可
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我参与主创的
纪录片和我所写的文字内容都是相
关的。比如，我主创了一部纪录片

《苏东坡》，也出版了一部《在故宫寻
找苏东坡》；十年前我做了纪录片《辛
亥》的总编剧，同时也出版了一本书
叫《辛亥年》（再版后改名为《最后的
皇朝》）。所以，这两个部分内容上有
关联性，在表达上也有一些共同点，
都需要一个大的历史框架，能够把握
住题材，同时把它落实到细节当中。
纪录片和文字写作在这两点上是一
致的。

当然，二者也有不同。比如，表
达的媒介不一样，书以文字为媒介，
纪录片以镜头为媒介，两种表达方式
有不同的侧重。文字的表达要有一
定的逻辑性，有很大的空间来展开历
史陈述和要表达的思想，没有篇幅上
的限制，可以充分地深入到某个主题
当中去展开叙述，洋洋洒洒。纪录片
不行，有时间限制，它要随着历史向
前跑，不太适合很深入地停留在某一
个问题上太久，叙述的流程也要随着
时间往前移动。但是，纪录片的表达
比较直观，一张照片、一个历史镜头

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这是再多的文
字表述都代替不了的。纪录片在图
像方面突出，文字以深入和展开叙述
见长，两种表达各有优势。我在利用
不同媒介的时候，力求把各自的长处
发挥到最大。

想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文字，喜
欢写作。就像金庸先生说的，前一秒
还在写江南，下一秒就可以写到蒙古
大漠，非常自由，不受限制。我比较
习惯写作一段时间之后，去做一个纪
录片，回过头来再写作。这样交替进
行，永远会有一种新鲜感。

辽沈晚报：您觉得在跟大众推广
故宫的历史文化方面，有哪些比较好
的渠道，未来又可能会开辟哪些渠
道？在紫禁城600周年之际，文化宣
传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吗？

祝勇：我觉得推广故宫文化最好
的渠道就是展览，把展览做好。故宫
博物院有展览部，专门负责展览，近
些年在策展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改变
了原来那种千篇一律的状态，使展览
更加有亲和力。比如做赵孟頫的展
览时，就把展览空间做成了他的书
房，让观众能够走进他的生活和创作
空间。展览前言部分都采取诗歌的
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

除此之外，其实故宫全院都在进
行文化推广，比如“数字故宫”这块，
包括大家熟悉的微信微博，都是由资
信部来制作，特别受欢迎。我们研究
所这边，纪录片还会加强。接下来马
上要进行“故宫文物南迁”大型纪录
片的制作，涉及到很多国宝在抗战时
期的命运。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故宫人”
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创话剧《海棠依
旧》。年轻的“故宫人”带着感情的表
演非常感人，也算是故宫文化传播的
一抹亮色。原创话剧作为故宫的一
个保留节目，由员工一代代传承下
去。

辽沈晚报：这些年，许多与故宫
相关的图书、纪录片、电视剧等都很
火，为故宫圈来了一大批年轻的粉
丝，故宫的一些文创产品，好多拥趸
也都是年轻人。故宫正在“年轻化”，
在与时俱进。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祝勇：“故宫人”不断地把一些新
思想、新潮流带到故宫里去做一些有
益的尝试。年轻人越来越承担起“挑
大梁”的重任，始终保有一种创新精

神和热情，在文创、文化综艺等一些
形式上，都处在一个创新的过程当
中，这也是故宫文化命脉生生不息的
原因。在面对时代的挑战，比如数字
化浪潮时，在基于传统文化的创新方
面，故宫一直都是比较有担当的。这
些年故宫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也说明
了在故宫文化传播与普及方面，收到
了比较好的效果。

故宫的情况说明年轻人对传统
文化有认同感。故宫的文化太灿烂、
太悠久了，就像宋代的汝窑，用今天
的眼光看依然很抢手，它所承载的历
史文化内涵从未过时。中华文明值
得我们骄傲，传统文化符号最好的归
宿就是能够跟现代文化相结合。我
们现在顶礼膜拜的国宝文物放在橱
柜里展出，其实这些宝贝在当时很多
都是生活用品，都是为生活服务的。
所以，美跟现实生活是不脱节的，不
是说这种“美”就应该供起来，跟生活
相结合才是真的美。这是中华文明
的渊源。为什么用青花瓷器皿来喝
茶？就是要将审美和实用相结合，这
也是中华文明的传统。把美注入到
日常生活当中，用美的心态去打造生
活。在这一点上，故宫文创非常符合
大众的需求。

辽沈晚报：您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都是在沈阳度过的，刚才在分享会上
听您说“小时候经常在故宫院儿里
跑”。请问您怎样看待沈阳这座“盛
京故宫”？您那个时候就已经萌生了
对故宫研究的兴趣吗？

祝勇：小时候的想法不是很明
确，但我对文史和博物馆一直有兴
趣。小时候家里关于历史的书特别
多，我父亲书柜上的《史记》《中国历
代通俗演义》等都看过。以前觉得特
别深奥，但是翻来翻去也是一种熏
陶，跟培养我对历史的爱好有一定的
关系。我现在看得最多的书就是史
书、古籍等。绕了一圈回来，还是看
这些史书。

沈阳是清朝的发祥地，文化资源
也很雄厚。从清代乃至民国以来，整
个过程一直到解放后，一些文物的追
踪和回归，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的关
系都很密切。沈阳故宫跟北京故宫
在许多方面也有合作。在这里，也祝
愿沈阳故宫在辽沈文化传播方面取
得更显著的成效。

辽沈晚报记者 李爽

对话祝勇：比起当导演，我更喜欢写作

人物小传

◀祝勇（左）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